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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幼儿教师情绪体验和情绪意识的现状，探究职前职后（年级与教龄）对两者的影响，初步分析两

者的关系。方法：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测查 376 名幼儿教师的情绪意识，采用

特质性元情绪量表、情绪强度测量量表以及情绪表达性量表测查其情绪体验中的情绪注意、情绪清晰度、情

绪强度以及情绪表达。结果：（1）幼儿教师情绪体验特质处于中等水平，情绪意识水平良好。（2）情绪注

意力得分上，学前教育专业大四学生显著高于大一至大三以及教龄一年以下至五年得分，大四和教龄五年以

上情绪清晰度得分均高于大一至大三得分，大一至大三的情绪意识得分高于大四年级、教龄一年以下至五年、

五年及以上的得分（p’ s<0.05）。（3）情绪注意、情绪清晰度与情绪意识显著负相关，情绪强度、情绪表达

与情绪意识显著正相关。情绪注意、情绪清晰度负向预测情绪意识得分（β=-0.28、-0.70，p<0.01），情

绪强度和情绪表达均正向预测情绪意识得分（β=0.26、0.29、0.13，p’ s<0.05）。结论：幼儿教师的情绪注

意、情绪清晰度和情绪意识在不同年级与教龄间存在显著差异；情绪注意、情绪清晰度和情绪意识各维度的

关系并不完全一致，但具有相似性，其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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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的身心健康问题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安定愉快的情绪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表现，也是幼

儿人际交往、社会发展、早期学习成就等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1-3］3-6 岁是幼儿情绪能力的快

速发展期，幼儿通过模仿教养者如何理解、表达、调节情绪等情绪能力发展自身能力。［4］幼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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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作 为 除 父 母 外 幼 儿 接 触 最 多 的 重 要 他 人， 其 情 绪 特 质 会 对 幼 儿 的 情 绪 能 力 发 展 有 着 深 远 影

响 ［5-7］，例如其回应幼儿情绪的态度与方式。但菲（2014）观察 298 件幼儿情绪表达案例，发

现教师使用中立态度频次最多，消极情绪案件以及对象为男孩多为消极态度，教师自己引导的幼

儿情绪案件更容易引发其积极态度，积极态度可以增强幼儿情绪表达与管理能力。［8］积极态度

往往伴随着教师的支持性回应方式，教师对幼儿温暖而友好的情感支持也是衡量学前教育质量的

一个关键指标。［9，10］Ahn（2006）研究表明教师正确看待幼儿的情绪，对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表

示信任等支持性回应对幼儿情绪发展有深远影响。［11］能较及时准确的意识到幼儿的情绪是回应他

们的前提，《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也指出教师需要“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和反应，

敏感地察觉他们的需要”，这种可以觉察幼儿的情绪变化的能力被称为情绪意识［12］，即识别与描

述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13］

强烈的情绪体验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由于幼儿教师经常处于高强度的情绪劳动环境，及时关

注幼儿教师自身的情绪也十分重要。社会和情感神经科学家的工作意图了解如何通过神经系统的活动来

构建这些情感和情绪体验。［14-16］在本研究重点关注个人体验情绪本身的方式，而不是他们是否体验特

定的情绪或特定价态的情绪。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角度定义情绪体验特质为可以表现个体经历情绪方面差

异的潜在特质。研究人员曾对 18 个情绪体验特质相关量表进行研究，经分层聚类分析后［17］，发现情绪

表达、情绪强度、情绪注意力和情绪清晰度四个集群在层次聚类和叠加树过程中是明显的，这也与多数

社会心理学家的想法不谋而合。［18，19］于是，本文用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情绪强度和情绪表达这

四个方面来定义情绪体验特质。

同时，从情绪体验特质的个别特质或者类似概念角度进行研究，也是情绪意识和情绪体验特质相关

研究的现有主流研究方式。情绪强度是个体对体验到的情感刺激反应的强度。［20，21］Thompsona 等人（2009）

运用访谈和问卷法研究情绪不稳定和情绪意识的关系，其中情绪不稳定包括情绪强度和情绪变异性，情

绪强度所用问卷与本研究一致为情绪强度测量量表，结果显示：情绪强度与情绪意识存在一定相关。［22］

情绪注意力是个体监控、重视和参与自己的情绪的水平。［23］汪海彬（2014）等人通过情绪觉察水平量

表将被试分为情绪意识高低两组并运用情绪面孔、情绪词 stroop 范式测量情绪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情绪意识与情绪体验中对的情绪注意维度可能存在相关。［24］情绪注意力和清晰度方面，情绪清晰度

是个体在识别，区分和描述情绪上的能力不同。［25］Ersay（2007）在运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特质性

元情绪量表等问卷研究中直接将个人对自己的情绪意识定义为个人对自己情绪的关注和对自己情绪的清

晰，认为这两者为相同的概念。［26］综上，不难发现问卷作为维度较为分明的研究工具，为区分两者关

系提供便利。

尽管幼儿教师的情绪意识对其职业发展及幼儿群体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却鲜有对幼儿教师情绪意识

和情绪体验特质的直接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考察幼儿教师群体情绪意识和情绪体验特质的发展特

点。同时，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情绪意识与情绪体验特质之间的关系尚有争议，本研究尝

试通过同时考虑多个维度，采用问卷的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进一步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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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020 年 2 月，对学前教育专业在校大学生以及在职幼儿教师进行调查，由各班级班委将问卷转发到

班级微信群或校友群，同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采用线上发放问卷收到问卷 376 份，有效问卷 371 份，

有效率 98.7%，在问卷填写前对象阅读知情同意后方可继续。其中女性 328（88.4%）名，男性 43（11.6%）

名；大一至大三 121（32.6%）名，大四 117（31.5%）名，教龄一年以下到五年 99（26.7%）名，五年

及以上 34（9.2%）名。

2.2  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是一种比较便捷有效且广泛应用的测量方法。根据研究内容，本研究

中涉及到情绪体验特质问卷和情绪意识问卷，分别采用的是测量情绪意识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中测查

因子一（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和因子二（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的两个分量表，测量情绪体验特质中

情绪注意力和情绪清晰度的特质性元情绪量表、测量情感强度的情感强度测量量表以及测量情绪表达的

情绪表达性量表。在线上发放调查问卷，请教师填写，了解教师的基本信息、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意识

的情况。

2.3  研究工具

2.3.1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26，TAS -26）

1991 年，姚传芳等人将 Taylor 等制定 引入国内［27，28］。1994 年，TAS -26 的修订版 TAS -20 公布，

项目删减至 20 个，按 1-5 级评分，3 分左右为中等水平，总分范围为 20-100 分，划分为三种情况 51 分

及以下为非述情障碍，52 到 60 分为可能有述情障碍，61 分及以上为述情障碍程度较重。量表也由 4 个

因素降至 3 个因素，分别为因子一，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DIF）1、3、6、7、9、13、14 共 7 项目；因

子二，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DDE），包括 2、4、11、12、17 共 5 项目；因子三，外向性思维（EOT），

包括 5、8、10、15、16、18、19、20 共 8 项目［29］，其中 4、5、10、18、19 按反向评分。本研究中将

前两个因子的和作为情绪意识得分，情绪意识得分范围为 12-60 分，36 分左右为中等水平，得分越高，

情绪意识水平越低。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本研究涉及的两个因子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

别为 0.87、0，68，结构效度为 0.90，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

2.3.2  特质性元情绪量表

本研究用于测量情绪注意力和情绪清晰度，该量表 1995 年由齐艳、李川云修订［30］，该量表共 26

个项目三个维度，分别是情绪注意（Attention）10 个项目，如“我非常注意自己的感受如何”；情绪辨

别（Clarity）10 个项目，如“我总是准确地知道自己的心情如何”；情绪恢复（Repair）6 个项目，如“当

我沮丧时，我提醒自己生活中还有愉快的一面”。各项目按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按程度不同，正向 1-5、

反向 5-1 级评分，得分范围为 1-5 分，其中 2、3、4 等 11 个项目反向计分，3 分为中等水平，分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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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各维度能力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86，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除情

绪注意较低为 0.54，情绪清晰度和情绪恢复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0 和 0.78，结构效度为 0.87，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3  情感强度量表

1984 年，美国心理学教授 Larsen 编制以评估个体对体验到的情感刺激反应的情绪强度，该量表为

六点计分，1-6 表示“从来不”到“总是”，得分范围为 21-105 分，63-84 分为中等水平越高表明情感

强度越高。2006 年被引进国内后由王和法进行了修订，该量表由 40 项目改为 21 项目，两个因素分别为 1-3、

7-9、11-13、16、18、19 这 12 个项目组成的情绪化程度（AR）和余下 9 个项目所构成的情绪反应程度（ARI），

所测得的全部项目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8，两个因素的 Cronbach’s α 系数依次为 0.841 和 0.835，

一月后重测信度系数为 0.86［31］，经检验 AIM 为信效度较好的测量工具。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同样如此，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0.85，结构效度为 0.91。

2.3.4  情感强度量表

Kring 等编制用于测定个体情绪外在表现的程度［32］，由陈会昌等翻译［33］。该量表共有 17 个项目，

采用“从不”到“总是”1-6 六点计分，其中 1、5、6、7、13、14 这 6 个项目正向计分，得分范围为

17-102 分，中等水平的分数为 51-68 分，得分越高表明越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体现出情绪表达性为高

情绪表达到低情绪表达（没有通过外显的行为表达）的一个连续体。在已有研究中拥有较好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分别为 0.75-0.84 和 0.67，本研究中改两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5，结构效度

为 0.88，经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34，35］。

2.4  数据处理

利用 SPSS 23.0 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描述统计对样本量的分布进行分析；运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研究不同年级与教龄与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意识的差异程度；运用相关分析研究情绪体验特质和

情绪意识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不同年级与教龄和情绪体验特质各维度对情绪意识得

分的影响。

3  结果

3.1  幼儿教师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意识的现状

幼儿教师情绪注意分数为 3.7 分，情绪清晰度分数为 3.6 分，均大于 3 分且情绪注意力分数大于情

绪清晰度分数。情绪强度的总分为 80.0 分，基本属于中等水平。幼儿教师的情绪表达分数为 55.8 分，

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这说明幼儿教师情绪体验特质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幼儿教师在情绪意识的两个维度

上的分数分别为 2.5 和 2.6 分，均小于 3 分，难以识别自己的情绪分数低于难以描述自己的情绪分数，

情绪意识的得分为 30.1 小于 36 分。这说明幼儿教师具有良好的情绪意识水平，且识别情绪的能力优于

描述情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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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意识在不同年级与教龄上的差异

结果显示（见表 1），在职前职后不同年级与教龄上幼儿教师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F（3，367）=3.84，p<0.05，F（3，367）=5.22，p<0.01）。经过事后多重比较，大四

年级幼儿教师情绪注意力得分高于大一至大三以及教龄一年以下至五年的得分（p’ s<0.05），大四年级

和教龄五年以上的幼儿教师情绪清晰度得分均高于大一至大三年级的得分（p’ s<0.05），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在职前职后不同年级与教龄上幼儿教师的情绪意识及各因子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

367）=3.71，p<0.05，F（3，367）=6.20，p<0.01，F（3，367）=5.01，p<0.01）。大一至大三年级的因

子二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得分、情绪意识得分高于大四年级、教龄一年以下至五年、五年及以上的幼儿

教师得分（p’ s<0.05），因子一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得分为大一至大三年级高于大四年级、教龄五年以上

（p’ s<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幼儿教师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意识及各因子得分在不同年级与教龄上的差异

Table 1  The difference of preschool teachers’ emotional experience trait, emotional awareness and 

scores of various factors in different grades and teaching years

大一至大三① 大四② 一年以下至五年③ 五年及以上④ F 值 两两比较 p<0.05
情绪注意力 3.6±0.4 3.8±0.5 3.6±0.5 3.7±0.4 3.84* ② > ①，② > ③
情绪清晰度 3.5±0.6 3.7±0.6 3.6±0.6 3.8±0.6 5.22** ② > ①，④ > ①

情绪强度 79.5±16.2 81.6±13.0 80.5±15.3 75.3±13.7 1.67 —
情绪表达 57.0±9.9 54.8±9.7 55.4±9.1 56.2±7.9 1.14 —

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 2.6±0.8 2.4±0.7 2.5±0.7 2.3±0.7 3.71* ① > ②，① > ④
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 2.8±0.6 2.5±0.6 2.5±0.6 2.4±0.5 6.20*** ① > ②，① > ③，① > ④

情绪意识得分 32.2±7.8 28.9±7.4 29.8±7.8 27.9±7.1 5.01** ① > ②，① > ③，① > ④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3  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意识的相关关系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见表 2），幼儿教师的情绪注意力分数与情绪清晰度、情绪强度分数均存在

正相关（p’ s<0.05），与情绪表达分数存在负相关（r=-0.20，p<0.01）。情绪清晰度分数与情绪强度分数

存在正相关（p’ s<0.01），情绪清晰度分数与情绪表达分数存在负相关（r=-0.17，p<0.01）。情绪强度分

数与情绪表达分数存在负相关（r=-0.29，p<0.01）。这说明幼儿教师的情绪体验特质各维度之间存在相关，

均有统计学意义。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中因子一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得分与幼儿教师的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的得

分存在负相关（p’ s<0.01），因子一与情绪强度及情绪表达的得分存在正相关（p’ s<0.05）。因子二难以

描述自己的感情的得分与幼儿教师的情绪注意力、清晰度的得分存在负相关（p’ s<0.01），与情绪表达得

分存在正相关（p’ s<0.01）。幼儿教师的情绪意识得分与幼儿教师的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得分存在负

相关（p’ s<0.01）与情绪强度及情绪表达得分存在正相关（p’ s<0.01），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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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幼儿教师情绪体验特质量表和情绪意识量表的各因子相关系数（r）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trait scale and emotional awareness 

scale of preschool teachers

情绪注意力 情绪清晰度 情绪强度 情绪表达
情绪注意力 1 — — —
情绪清晰度 0.58** 1 — —

情绪强度 0.33** 0.19** 1 —
情绪表达 -0.20** -0.17** -0.29** 1

难以识别自己的情感 -0.27** -0.61** 0.16** 0.12*

难以描述自己的情感 -0.26** -0.26** 0.08 0.19**

情绪意识得分 -0.29** -0.64** 0.14** 0.15**

3.4  情绪意识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

以不同年级与教龄和情绪体验特质各维度为自变量，情绪意识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见表 3）：不同年龄与教龄、情绪注意和情绪清晰度均负向预测情绪意识得分，可解释 2.5%、

9.9%、41.6% 的变异量，情绪强度和情绪表达均正向预测情绪意识得分，可解释 47.4%、48.7% 的变异量。

表 3  以情绪意识得分为因变量的分层线性回归

Table 3  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with emotional awareness score as dependent variable

自变量 系数（B） 标准误 标准化β t 值
年级与教龄 -0.58 0.18 -0.17 -3.23**

情绪注意 -4.70 0.84 -0.28 -5.60***

情绪清晰度 -9.01 0.64 -0.70 -14.18***

情绪强度 0.13 0.02 0.26 6.45***

情绪表达 0.10 0.03 0.13 3.20**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情绪体验特质各维度总体水平和情绪意识水平均处于中等水平，仍有进一步

提升的空间。其中情绪表达分数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这表明幼儿教师在面对幼儿时，可能会选择压抑自

己的情绪表达，或者情绪表达的意识较弱。根据以往研究，原因可能为幼儿教师在高情绪体验强度下会

选择调节自己情绪，不想以过多的消极情绪表达伤害幼儿，从而减少自己情绪表达［36］。还可能与幼儿

教师所教授的年龄班有关，周海梅（2017）研究发现年龄班越小，幼儿教师的情绪表达能力越差，因为

年龄小的幼儿情绪表达不清晰，幼儿教师也较少地注意自己的情绪表达能力［37］。

不同的职前职后（年龄和教龄）影响幼儿教师的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以及情绪意识。孙艳杰（2014）

研究发现对于护士这种与教师同样特殊的群体来说，其情绪注意力和情绪清晰度在年龄、工龄均存在显

著的差异，同样为年龄、工龄越大情绪注意力和情绪清晰度越强。［38］这一结论在他人的研究中也得到

了证明，徐文钰（2012）在研究记忆偏好时发现，述情障碍量表难以识别和描述自己的情感这两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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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年级上的显著差异。［39］朱亚鑫等（2015）同样发现大学生年级越高述情障碍即情绪意识得分及其

各维度越低，［40］情绪意识的能力越强。这说明职前职后（年龄和教龄）是影响幼儿教师的情绪注意力、

情绪清晰度、情绪意识的重要因素，该结果或许意味着知识、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也会影响这三者。同时，

不难发现在情绪注意力在大四年级后有下降情况，这是否说明毕业入职这一重要节点会导致幼儿教师情

绪体验特质水平产生波动，如何让幼儿教师在情绪能力上更好的适应在未来值得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的情绪体验特质存在内部相关。这说明幼儿教师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

和情绪强度越高，情绪表达可能越低。这与 Ersay（2007）的研究结果有部分相符，不同的地方在于其

研究结果表明幼儿教师的情绪注意力与情绪表达为有统计学意义的正相关［2］，和本研究的结果相反，

这可能与情绪表达的文化差异相关［41］。另外，本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与情绪

意识存在正相关，幼儿教师的情绪强度、情绪表达与情绪意识存在负相关。与本研究一致的是，在情绪

强度方面沙小晃（2016）研究发现述情障碍分组即情绪意识水平高低不同与积极情绪强度评分上存在相

关［42］。但是情绪表达方面，曾有研究发现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前两个维度即难以识别和描述自己的情

感与情绪表达呈现负相关，即情绪意识与情绪表达为正相关，这与本研究结果不符［2］。分析认为这可

能是文化差异导致出现情绪表达抑制的情况，从而会得出情绪意识水平越高情绪表达越少的结果。

情绪意识可以分为特质情绪意识和状态情绪意识，此时测量的情绪意识体现的为状态情绪意识，可

以通过回归发现情绪意识、情绪清晰度负向预测情绪意识得分，情绪强度和情绪表达均正向预测情绪意

识得分，情绪注意、情绪清晰度、情绪强度和情绪表达为情绪意识得分高低的关键因素。当情绪意识作

为特质情绪意识时，在情绪注意力和情绪清晰度方面，有研究认为情绪体验特质时认为个体对情绪的关

注和清晰就是其情绪意识的两个方面［2］。本研究中情绪意识和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在现状水平上

均为中等偏上水平，且呈有统计学意义的正相关，或许可以说明两者在概念界定上具有相似性，甚至情

绪注意力和情绪清晰度可能就是情绪意识的子维度。但是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与情绪意识在情绪强

度、情绪表达的相关性上不完全一致，前两者在情绪强度上存在正相关，而情绪意识存在负相关，均有

统计学意义。所以情绪意识和情绪注意力及情绪清晰度究竟是不是同一概念仍然存疑。

尽管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意识存在部分相关，但是情绪注意力、情绪清晰度与情绪意识的关系仍需

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本研究选取研究的影响因素较少且对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意识的调查分析比较表面，

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究身心健康、情绪效价以及园本特征等其他因素对于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

意识的影响，增加研究的横向广度，为提高幼儿教师情绪能力提出更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同时，可以在

控制主要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深度挖掘情绪体验特质和情绪意识的关系，提升研究的纵向深度。

5  结论

（1）幼儿教师情绪体验特质处于中等水平，情绪意识水平良好。（2）学前教育专业大四学生的情

绪注意力得分高于大一至大三以及教龄一年以下至五年幼儿教师得分，大四和教龄五年以上情绪清晰度

得分均高于大一至大三得分，大一至大三的情绪意识得分高于大四年级、教龄一年以下至五年、五年及

以上的得分。（3）情绪注意、情绪清晰度得分与情绪意识得分为负相关，情绪强度、情绪表达得分与

情绪意识得分为正相关。情绪注意、情绪清晰度负向预测情绪意识得分，情绪强度和情绪表达均正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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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情绪意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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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hool Teachers’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Awareness

Zhang Aozi  Shi Xiaojia  Niu Xiao  Qu Fangb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Purpose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awareness 
of preschool teachers, explore the impact of pre-service and post-service (grade and teaching age) on the 
two,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In this study, the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emotional awareness of 376 preschool teachers, and the Trait Meta-mood Scale, 
the Affective Intensity Scale and th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ir emotional 
attention, emotional clarity, emotional intensity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  
Result (1)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traits of preschool teachers are at a medium level, and the level of 
emotional awareness is good. (2) On the emotional attention points, major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freshman to junior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scored more than one 
year to five years, senior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more than five years in articulation score were higher 
than freshman to junior score, freshman to junior emotional awareness score higher than senior grade, 
teaching experience more than one year to five years, five years or more (p’ s < 0.05）. （3）Emotional 
attention and emotional clarity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otional awareness, while 
emotional intensity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otional 
awareness.Emotional attention and emotional clarity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score of emotional 
awareness (β  = -0.28, -0.70, p < 0.01), emotional intensity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both positively 
predict emotional awareness scores (β  = 0.26, 0.29, 0.13, p’ s<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attention, emotional clarity and emotional awareness among preschool teachers 
in different grades and teaching ag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attention, 
emotional clarity, and emotional awareness is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but their relationships are similar 
and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 Preschool teacher; Emotional experience traits; Emotional awareness


